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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智能手机在全世界迅速普及，是目前最大的网络

使用终端。据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（CNNIC）的数据显示，

中国手机网民呈飞速增长，个人上网设备亦进一步向智能手

机终端集中。与智能手机使用同样迅速增长的是智能手机

的成瘾问题。大量研究结果证实了智能手机成瘾问题的存

在及其严重性[1，2 ]。智能手机成瘾会给个体带来消极影响，导

致孤独和认知错误，对人际关系、学业成绩、睡眠质量均有负

面影响[3-6]。与此同时，由于概念与网络成瘾等相关行为成瘾

存在一定的混淆，阻碍了学界对该领域的进一步探讨。而无

论是对智能手机成瘾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干预，还是澄清其作

为新的行为成瘾亚类的独立性，对当前研究现状的梳理都非

常有必要。本文从智能手机成瘾的概念辨析、测量方式和影

响因素三个方面对对该领域研究作了系统梳理，并对未来研

究趋势做出展望，以期为将来的实践和学术研究提供启示。

1 智能手机成瘾的概念

1.1 智能手机成瘾概念的界定
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，已有不少关于传统非智能手机成

瘾的研究[7-10]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，众多学者认为智能手

机已基本取代传统手机，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势，并具有其独

特特征，开始关注日益凸显的智能手机成瘾问题。

目前，学者们对智能手机成瘾（为叙述方便，以下文内统

称“智能手机成瘾”）的界定主要有非成瘾和成瘾两类观点。

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智能手机的强迫性使用（Compul⁃
sive Usage of Smartphone），指个体必须随身携带智能手机，且

在社交等重要场合频繁查看的行为，这种重复的强迫性行为

会对个体的社会和个人生活造成消极影响[11，12]。Shin和Dey
则主要从行为后果方面将其定义为智能手机的问题性使用

（Problematic Use of Smartphone）[13]，指个体由于过度不良地使

用智能手机，从而对其个人和社会层面造成负面影响，如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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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性使用手机或漠视周围环境，当不能使用时出现心理困

扰。我国也有学者从类似角度出发，不过称其为智能手机依

赖[14]。

但更多学者借鉴网络成瘾等相关概念，认为过度使用智

能手机类属于行为成瘾和技术成瘾，并将其定义为智能手机

成瘾（Smartphone Addiction），指由于个体过度使用智能手机

而产生了心理依赖，进而对智能手机及其相关服务使用失去

控制，导致日常生活被干扰，并出现心理或行为问题[2，15-19 ]。

Lee和Ahn等人还详细指出智能手机成瘾的临床特点，即耐

受性、戒断症状、凸显性、情绪改变、渴望和失控等[16 ]。Chen,
Zhang和Zhao 也界定了智能手机成瘾6种症状：凸显性、戒断

性、冲突性、复发性与恢复性、耐受性和情绪改变[15 ]。

虽然研究者们所用术语不完全相同，但总结来看均强调

了共同的四个特征：①基于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失去控制，例

如使用频率过高或在重要场合无法控制手机使用行为[11，16]；

②心理上对智能手机产生依赖，过多关注手机与手机空间，

忽视周围环境和现实生活[2，13]；③出现戒断症状，主要是心理

戒断，当个体不能使用其智能手机时，会产生焦躁不安、失

落、暴躁等负面情绪[15，16 ]；④成瘾后对个体的人际、学习、工

作、身心健康等造成不良影响[4，13，18，19 ]。

1.2 智能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的联系与区别
智能手机成瘾的概念从出现之初，就由于其同属行为成

瘾且和网络成瘾有类似之处，而被质疑其类属的独立性。本

文认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，从智能手机作为网络终端之

一的层面来看，智能手机成瘾可以视为网络成瘾的新型表现

方式；但考虑到其成瘾内容和具体表现，智能手机成瘾又具

有其独特行为特征，应将其视为独立的概念，目前国际上的

一致观念也倾向于此[17，20 ]。

二者的联系主要在于：第一，行为界定上，都属于行为成

瘾，是对某一特定媒介过度使用并沉迷其中，并对个体心理

和行为等产生负面影响[21，22 ]。第二，概念内涵上，两者存在部

分重叠，智能手机成瘾包括了部分网络成瘾的属性和特征[15，

16，23]；第三，测量工具上，二者的条目表述也有类似之处[21，24]。

虽然两者存在相似之处，但二者仍属不同概念，智能手

机成瘾区别于网络成瘾之处主要有：第一，出现新的行为维

度。研究者认为，新的行为模式是智能手机成瘾区别于网络

成瘾的独特特征之一[25]。苏双和潘婷婷等人进一步通过访

谈，发现App（application，手机应用）的使用和更新可以作为

其非常重要的诊断指标，是智能手机成瘾者重要的行为维度
[2]。第二，成瘾群体及其特征有差异。据以往研究，游戏成瘾

是最常见的网络成瘾亚类型；而智能手机成瘾人群中，相对

手机游戏，用户更多对SNS（social network services，社交网络

服务）功能上瘾[26，27]。且Mok等人发现，较于网络，女生易对

智能手机成瘾，男生反之[22]。这些可能是设备与性别特性共

同作用的结果，但均提示两种行为本身属性上的差异。第

三，成瘾内容具有整合性。就目前研究而言，智能手机成瘾

亚类特征相对不明显，而网络成瘾有清晰的社交成瘾、游戏

成瘾、信息成瘾等亚类型。第四，成瘾可能性更大。由于智

能手机在功能上的定制化和智能化特征，更能够形成与使用

者心理匹配度高的个人化产品集合，个体从中得到的愉悦程

度和沉浸感都较高，必然促进智能手机的使用，甚至成瘾[12，

18]；同时，易得性和便利性也使得个体使用智能手机的机会更

多、频率更高，日常生活与手机的联系也更紧密，从而在心理

上更易对其产生依赖，导致成瘾[21，26，28 ]。

2 智能手机成瘾的测量

目前对智能手机成瘾的测量以问卷为主。本文根据量

表编制的基础或项目来源不同，将智能手机成瘾的测量量表

分为以下四类。

2.1 基于网络成瘾量表改编而成
Kwon 和Lee等人改编网络成瘾量表，并结合智能手机特

点编制出包含 33 个项目的《智能手机成瘾量表》（Smart⁃
phone Addiction Scale，简称 SAS）[21]，这是第一个智能手机成

瘾量表。其6个维度涉及日常生活干扰、积极预期、戒断、网

络空间导向关系、过度使用和耐受性。该量表与已有网络成

瘾量表相关显著，信效度良好。后鉴于青少年群体的特殊

性，Kwon和Kim等人发展出适合青少年的《智能手机成瘾量

表-简版》（Smartphone Addition Scale- Short Version，简称

SAS-SV）[1]。这两个量表均分别被Akın等人和Demirci等人

验证了在土耳其群体中的适用性[29，30]。

Lin等人同样基于网络成瘾量表编制了《智能手机成瘾

问卷》(Smartphone Addiction Inventory，SPAI）[17]，包括26个项

目，4个维度分别是强迫行为、功能缺失、戒断和耐受性。与

之相类似的是Won-jun改编网络成瘾量表编制了包含20个
项目6个维度的《智能手机成瘾性使用量表》（Smartphone Ad⁃
dictive Use Scale，简称SAUS）[19]。

2.2 基于手机成瘾量表改编
Rush基于手机依赖量表和行为成瘾的结构，编制了包

含44个项目8个维度的《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问卷》（Smart⁃
phone Problematic Use Questionnaire，SPUQ）[31]，Al-Barashdi改
编了手机成瘾量表和已有智能手机量表编制了包含17个项

目共 5个维度的《智能手机成瘾问卷》（Smartphone Addic⁃
tion Questionnaire，SPAQ）[32]。这些量表目前的信效度还在进

一步的验证之中。

2.3 基于访谈和相关量表的整合
有研究者借鉴已有手机依赖量表，并结合深度访谈结果

编制量表，其中使用较多的是我国学者编制的 SAS-C。苏

双，潘婷婷和刘勤学等人编制出包含22个项目的《大学生智

能手机成瘾量表》（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for College Stu⁃
dents，SAS-C）[2]，包含戒断行为、凸显行为、社交安抚、消极影

响、App使用和App更新 6个因子。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

数为 0.88，量表总分的重测信度为 0.93，信效度良好。研究

者后来提出，将 SAS-C项目得分 77分作为确定 SAS-C群体

的建议分数 [33]。王珺珂依据此方法编制了包含 37个项目 5
个维度的《大学生智能手机依赖量表》[14]。

2.4 参考多种相关量表
有研究者借用不同量表项目构成了新量表，如Kim等人

··83



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.25 No.1 2017
改编了网络成瘾和手机成瘾量表，并结合数字媒体成瘾特

点，编制了《智能手机成瘾倾向性量表》（Smartphone Addic⁃
tion Proneness Scale，SAPS)[20]，包括 15个项目，其 4个维度分

别为：适应功能障碍、虚拟生活倾向、戒断性和耐受性。另有

Bian和Leung借鉴网络成瘾、手机成瘾量表和电视成瘾量表

编制出包含 19个项目 5个维度的智能手机成瘾量表（smart⁃
phone addiction scale，SPAS）[34]。

整体来看，目前智能手机成瘾的量表已经可以基本实现

对该行为的症状识别和比例筛查，但是目前的量表出现了和

相关行为（如网络成瘾）重叠性高的问题。仅有苏双，潘婷婷

等人的SAS-C考虑了到了其独特的行为维度（如对APP的使

用），因此仍有空间可进一步发展完善，以体现其独特性[2]。

3 影响智能手机成瘾的因素

智能手机成瘾受多种因素的影响，主要包括智能手机本

身因素、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等。

3.1 智能手机本身因素
3.1.1 功能的集合性 智能手机除传统手机的基本功能外，

还具备各种功能性APP的安装，从而实现社交、娱乐、游戏、

生活、资讯及学习等功能的高度集合[21，35]。智能手机极其贴

近用户的日常生活，却易导致个体对其过度使用，在心理上

产生依赖，从而成瘾[36，37]。

3.1.2 内容的个性化和定制化 智能手机能提供社交、贸

易、教育、娱乐和游戏等各种应用程序[14，17，22，38]，用户可根据个

人喜好下载安装App，使用其偏好的功能，在多个方面实现

了内容和功能的个人定制；同时，个体能动性得到极大提高，

且在使用过程中能体验到较多愉悦和沉浸感，从而导致更多

的手机使用行为[12，28]。因此，这种主动定制和个性化的功能

组合使个体不断自我强化某种行为模式，从而导致成瘾[18，26]。

3.1.3 易得性和便利性 智能手机可随身携带，且随着网络

普及，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各种活动，

如查看邮件、购物或者浏览社交网站等，极大提高了使用便

利[36，39]。这种特性使得个体在智能手机使用过程中，可以付

出较少的精力，就能实现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，满足感提高，

从而更加增加和依赖智能手机使用，更可能导致成瘾[40，41]。

3.2 个体因素
3.2.1 人口学因素 研究发现性别、年龄、学历等人口学变

量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。有研究发现，女性智能手机成瘾倾

向性高于男性[14，22，30，42，43]，但也有研究发现男性更易对智能手

机成瘾或差异不显著[5，32，44]。后者与前者不一致，主要原因在

于研究所用工具信效度未得到检验，或使用传统手机成瘾量

表测查智能手机成瘾，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可靠[5，32，44 ]。总

体来看，考虑到智能手机成瘾的独特性特征，已有研究倾向

于认为，女性成瘾倾向性要高于男性[22]。

智能手机成瘾在年龄差异上的结果不一致。有研究发

现，年龄小的个体更易智能手机成瘾[14，31，34]，但李昌镐研究发

现高中生智能手机成瘾程度高于初中生[43]，同时，Demirci等
人的研究没有发现年龄差异[30]。

除此之外，生源地[33，42]和学历[21，45]也可能带来差异。

3.2.2 人格因素 研究发现外倾性人格的个体更倾向于拥

有和使用智能手机[45]，且能正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[46，47]，同时

不同人格维度的影响不同，如开放性与神经质智能手机成瘾

正相关 [14，35]，责任性与智能手机成瘾各维度显著负相关 [14]。

冲动性、感觉寻求和高冒险人格都能正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
[26，39，48，49]。

有研究发现，创新性人格的个体更易接受和购买智能手

机，并下载和使用各种新的App，更易成瘾[11，50]，但也有研究

未发现这一预测作用[51]。

3.2.3 情绪体验 研究者发现沉浸体验直接影响智能手机

成瘾，且在便利性和智能手机成瘾间起中介作用[12]。个体在

使用智能手时体会到的愉快和满足感，使个体易成为智能手

机的忠实粉丝，导致成瘾[11，40，41]。Chen, Zhang 和 Zhao针对基

本用户（主要使用电话和短信功能）和高级用户（主要使用相

机、社交网络、音乐、视频等功能）的比较分析发现，高级用户

比基本用户获得更高水平的快乐, 成瘾程度也更高[15]。同时

有研究发现孤独感水平能有效预测智能手机成瘾[34，42]。但也

有其他研究未发现这一预测作用，目前仍存在争议[11，26]。

3.2.4 使用动机 研究发现，有高的交流需要和社会融入动

机的个体，使用 SNS应用程序多，从而增加使用智能手机的

时间和频率，更易成瘾[18，51]。也有研究发现，为了娱乐而使用

智能手机的个体的使用时间会不自觉的增多，易成瘾[12，26，34，40，

52]，单纯为了消遣使用智能手机也易导致成瘾[41]，而信息寻求

或学习则不会导致成瘾[26，41]。

3.3 环境因素
研究发现，智能手机成瘾与家庭等环境因素是息息相关

的。父母越多偏爱、拒绝否认、干涉和保护，青少年越易对智

能手机成瘾[42]，同时，独生子女、家庭经济水平低、由祖父母

抚养的青少年相对来说是较为高危的群体[14，43]。同时，当周

围群体都在使用智能手机或其新的功能，加上运营商推出的

各种优惠套餐，个体会受其影响而主动接受并推广智能手

机，有些个体可能就会沉迷其中[28]。

4 未来研究趋势和展望

智能手机成瘾的研究方兴未艾，虽然得到了一些可喜成

果，但仍存在不足之处，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做进

一步探索。

4.1 进一步明晰行为属性，确定其概念独立性
目前，智能手机成瘾的概念界定仍存在混淆，面临质

疑。研究者虽不断指出其区别于其他行为成瘾的独特特征，

但仍存在争议[25，53]，这是进一步深入开展该领域研究面临的

最大困难之一，同时也阻碍了智能手机成瘾作为行为成瘾亚

类的独立性地位的确立。目前研究中均只是在介绍其概念

时一笔带过，但是实际上对于概念本身和行为属性的探讨十

分必要。未来研究中，应有研究聚焦于智能手机成瘾的独特

特征和属性，并着意其与相关成瘾，尤其是同类型行为成瘾

的区别。更进一步的是，未来研究可以细化行为界定，聚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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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使用内容特征。有研究者从智能手机APP使用内容和模

式入手，综述不同学习模式并分析其可能利弊，提示不同使

用模式和内容特征均可能影响其智能手机成瘾模式[54]。

4.2 改进测量方式，丰富研究范式，增加客观数据

在研究中的应用
首先，目前智能手机成瘾的测量以问卷为主，且对智能

手机成瘾独特性的体现不够。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其独

特性，结合多种方式（如访谈、对已有维度进行梳理和整合

等）开发出更具有针对性的量表。

其次，基于问卷测量的主观报告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，

尤其是社会称许性和自我认知偏差均可能会影响数据的准

确性。已有研究者设计出智能手机使用App，能实时记录智

能手机的使用情况，并发现App记录的手机使用时间显著长

于被试报告的时间，挑战了目前主观报告的可靠性 [55]。因

此，研究者建议应该结合智能手机的特征，将客观的行为记

录数据作为测量和评估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数据来源[56]。

再次，随着技术的发展，数据挖掘等计算机和信息科学

技术使得高效处理和分析海量的人类行为数据成为可能。

大数据的存在，使得心理学对实体样本数据的依赖得以减

轻，并能够更加客观地呈现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，甚至可

以从一个更高层面对已有结果进行提取和组织[57，58]。智能手

机使用作为重要的个体行为的大数据来源之一，正好可以整

合大数据的优势，来进一步探讨智能手机成瘾特征和发生机

制。

最后，目前大多为横向研究，无法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过

程，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增加纵向研究，探讨智能手机成瘾

的发展和变化机制。

4.3 扩展研究对象
首先，目前智能手机成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，但

智能手机的使用年龄阶层已扩展到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，这

类非典型群体的智能手机使用模式可能与大学生有所不同，

未来研究应考虑到不同群体的使用方式和可能成瘾的差

异。其次，大量研究表明，智能手机成瘾存在年龄差异，那么

这种差异是源于个体发展差异，还是世代差异？已有研究者

比较了数字土著（Digital Natives）和数字移民（Digital Immi⁃
grants）对智能手机成瘾的认知[36]，但仅做出了描述性的呈现，

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世代的个体在智能手机成瘾上

的易感性，并进一步探讨其成因。

4.4 加强行为和认知神经层面的整合研究
目前研究偏调查取向，且大多聚焦于探讨智能手机成瘾

的流行率、可能危害和影响因素等现象学研究。但作为一个

独立的行为成瘾类型，未来的研究势必要涉及不同行为层面

和生理机制的探讨。有研究发现，手机使用会对个体运动速

度和机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[59]，智能手机成瘾是否会加剧这

一负面作用？同时，对个体而言，放在一旁的手机都会影响

个体的注意倾向和任务表现[60]，那么长期使用智能手机甚至

成瘾的个体，其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是否也会出现改变

呢？ 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者从行为、认知和神经机制等不

同层面的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。

除此之外，相关行为成瘾领域的研究均发现，不同成瘾

个体的脑区功能和激活水平可能存在着差异[61]，和成瘾相关

的特异性刺激能够激活和特定脑区[62，63]，从而揭示出不同行

为成瘾的大脑机制的差异。那么智能手机成瘾是否也存在

特异性脑区的激活程度和功能上的差异呢？这也是需要从

认知和神经层面进行探讨才能回答的问题。

4.5 加强预防和干预研究
作为一种行为成瘾，针对智能手机成瘾的相关影响因素

的研究，其最终目的除了揭示其发生机制之外，更重要的是

要为其后续的预防和干预服务。但由于目前该领域研究仍

处于起步阶段，聚焦于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的探讨，对预防

和干预尚未有涉及，未来研究应该关注该方面的探讨。同时

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智能手机具有随身携带的便利性特征，

可能导致预防和戒除难度的加大。那么相关领域的干预模

式，如被广泛应用到网络成瘾的团体辅导[64]、基于家庭的辅

导干预等模式[65]，是否也同样适用于智能手机成瘾？同时，

由于无法直接切断智能手机的使用，传统干预方法的效果可

能也会受到影响。因此，以上这些智能手机成瘾的特征均对

未来的预防和干预提出了挑战，未来研究需要发展出更具有

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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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 Akın A, Altundăg Y, Turan ME, et al. The validity and reli-
ability of the Turkish version of the smartphone addiction
scale-short form for adolescent. Procedia-Social and Behav-
ioral Sciences, 2014, 152: 74-77

30 Demirci K, Orhan H, Demirdas A, et al. Validity and reliabi-
lity of the Turkish Version of the Smartphone Addiction
Scale in a younger population. Bulletin of Clinical Psycho-
pharmacology, 2014, 24(3): 226-234

31 Rush S. Problematic use of smart phones in the workplace:
an introductory study. BArts (Honours) thesis. Central
Queensland University, Rock hampton Available: http://hdl.
cqu. edu. au/10018/914191, 2011

32 Al-Barashdi HS.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mart-
phone Addiction Questionnaire(SPAQ). The International
Conference "trends in Multidisciplinary Business and Eco-
nomic Research, 2015

33 苏双，刘勤学，潘婷婷，等.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自我控

制的关系. 增刊. 中国学校卫生，2014，10：155-157
34 Bian M, Leung L. Linking loneliness, shyness, smartphone

addiction symptoms, and patterns of smartphone use to so-
cial capital.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, 2015, 33(1):
61-79

35 戴馥璟，刘飞. 微视域下高职学生智能手机依赖及其相关

因素研究.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，2015，15(2)：114-
117

36 Ahn J, Jung Y. The common sense of dependence on smart-
phone: A comparison between digital natives and digital im-
migrants. New Media & Society, 2016, 18: 1236-1256

37 Lee S, Cho M. Social Media Use in a Mobile Broadband
Environment. Examination of Determinants of Twitter and
Face book Use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Marketing,
2011, 6(2): 71-87

38 Kim H.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for smartphone addiction.
Journal of Exercise Rehabilitation, 2013, 9(6): 500-505

39 Wu AM, Cheung VI, Ku L, et al. Psychological risk factors
of addiction to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mong Chinese smart-
phone users.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, 2013, 2(3):
160-166

40 Hsiao CH, Chang JJ, Tang KY. Exploring the influential fac-
tors in continuance usage of mobile social Apps: Satisfac-
tion, habit, and customer value perspectives. Telematics and
Informatics, 2016, 33(2): 342-355

··86



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年 第25卷 第1期
41 Zhang KZ, Chen C, Lee MK.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Mo-

tives in smartphone Addiction. In proceedings of the 18th
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, 2014. 131

42 王平，孙继红，王亚格.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，父母教

养方式的关系研究. 当代教育科学，2015，1：56-58
43 李昌镐. 韩国青少年智能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. 中国青年

研究，2014，2：9-15
44 Işiklar A, Şar A, Durmuşcelebi M. An investigation of the

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-school students’problematic mo-
bile phone use and their self- esteem levels. Education,
2013, 134(1): 9-14

45 Lane W, Manner C.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smar-
tphone ownership and use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
and Social Science, 2011, 2(17): 22-28

46 Billieux J. Problematic use of the mobile phone: a literature
review and a pathways model. Current Psychiatry Reviews,
2012, 8(4): 299-307

47 Hong FY, Chiu SI, Huang DH.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
betwee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, mobile phone addic-
tion and use of mobile phones by Taiwanese university
female students.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, 2012, 28
(6): 2152-2159

48 Chiu SI.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stress and smartphone
addiction on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: A mediation mod-
el of learning self-Efficacy and social self-Efficacy. Com-
puters in Human Behavior, 2014, 34: 49-57

49 王创. 基于强化理论的视角理解和预测智能手机社交应

用的上瘾行为.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15
50 Putzer GJ, Park Y. The effects of innovation factors on smar-

tphone adoption among nurses in community hospitals. Per-
spectives in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/AHIMA, Amer-
ican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, 2010, 7:
1b

51 Park N, Kim YC, Shon HY, et al. Factors influencing smart-
phone use and dependency in South Korea. Computers in
Human Behavior, 2013, 29(4): 1763-1770

52 Wang JL, Wang HZ, Gaskin J, et al. The role of stress and
motivation in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mong college
students.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, 2015, 53: 181-188

53 JAM. van Deursen A, Bolle CL, Hegner SM, et al. Modeling
habitual and addictive smartphone behavior: The role of sm-
artphone usage types, emotional intelligence, social stress,

self-regulation, age, and gender. Computers in Human Be-
havior, 2015, 45: 411-420

54 Shuib L, Shamshirband S, Ismail MH. A review of mobile
pervasive learning: Applications and issues. Computers in
Human Behavior, 2015, 46: 239-244

55 Lin YH, Lin YC, Lee YH, et al. Time distortion associated
with smartphone addiction: Identifying smartphone addiction
via a mobile application(App).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-
search, 2015, 65: 139-145

56 Montag C, Błaszkiewic K, Lachmann B, et al. Recorded Be-
havior as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Diagnostics in Mobile
Phone Addiction: Evidence from Psychoinformatics. Behav-
ioral Sciences, 2015, 5(4): 434-442

57 喻丰，彭凯平，郑先隽. 大数据背景下的心理学：中国心理

学的学科体系重构及特征. 科学通报，2015，60：520-533
58 乐国安，赖凯声.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进

展. 苏州大学学报：教育科学版，2016，4(1)：1-11
59 Rebold MJ, Lepp A, Sanders GJ, et al. The impact of cell

phone use on the intensity and liking of a bout of treadmill
exercise. PloS One, 2015, 10(5): 1-12

60 Thornton B, Faires A, Robbins M, et al. The Mere Presence
of a Cell Phone May be Distracting: Implications for Atten-
tion and Task Performance. Social Psychology, 2014, 45(6):
479-488

61 Han DH, Bolo N, Daniels MA, et al. Brain activity and de-
sire for Internet video game play.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,
2011, 52(1): 88-95

62 Feng Q, Chen X, Sun J, et al. Voxel-level comparison of ar-
terial spin-labeled perfus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
adolescents with internet gaming addiction. Behavioral and
Brain Functions, 2013, 9(1): 33-43

63 Han DH, Kim YS, Lee YS, et al. Changes in cue-induced,
prefrontal cortex activity with video-game play. Cyberpsy-
chology, Behavior, and Social Networking, 2010, 13(6): 655-
661

64 Winkler A, Dörsing B, Rief W, et al. Treatment of internet
addiction: a meta- analysis.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,
2013, 33(2): 317-329

65 Liu QX, Fang XY, Yan N, et al. Multi-family group therapy
for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: Exploring the underlying
mechanisms. Addictive Behaviors, 2015, 42: 1-8

(收稿日期:2016-06-15)

··87


